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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第三国  
纳西族  和国才  /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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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得早不如赶得巧，今天是 ‘三朵 ’节，晚上可以去跳舞了。 ”白

白净净的小伙子杨志刚站在一条二人凳上，边说边踮起脚跟挂蚊帐。 

“舞会 ?有啥稀罕的，不想去。”一个满脸络腮胡被刮得青亮青亮的

小伙子递上蚊帐的一角，满不在乎地应着。  

“嗨，你这人也憨了，这么热闹的舞会怎能不去 ?我们盼它，眼都

要盼穿了。 ”  

“我不喜欢跳舞。 ”  

“不爱跳，看看热闹也该去。前几年闹跃进，闹灾荒，想跳还跳

不起哩。不去，太可惜了。 ”  

“今天又是坐车，又是走路，太累了，想歇歇。 ”  

“那怎么行，一个堂堂的纳西族小伙子，这点路算什么。不去，

三朵神会生气的。 ”  

一个满头银发的老者把烟杆从嘴里拿下来，在手里晃了晃，慢条

斯理地说：“孩子，我说，你还是去去好，新来乍到，与大家见见面，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  

“既然杨老爹这样说，我就去。 ”  

舞场在离村不远的山坡下。坡脚的岩缝中汩汩地冒出几股水桶般

粗的清水，淌到旁边一个叫玉潭的水池里，玉潭水很深，很清，一群

群的鱼在水中游来游去。玉潭右侧有个闸，水就从这闸流进村里，流

过家家户户的院子，水中，碧绿的水草顺水摇曳，美极了。玉潭边，

两棵巨大的青松弯弯曲曲、曲曲扭扭互相纠缠在一起伸向空中，茂密

的松叶盖了一大片，在树荫下烧起几堆大火就成了舞场。  

他们赶到时，人已聚了不少，人们还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拥来。吹

葫芦笙的是七叔。他吹一会儿，又停下，修补修补他那宝贝葫芦笙。

文彪站在大树旁有滋有味地看着七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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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的人逐渐多起来，葫芦笙的音调也逐步高起来。一个诨名叫光

腚的小伙子和杨志刚都拉他跳，他都谢绝了。他觉得葫芦笙吹得太棒

了，一把七长八短的竹子插进一只葫芦里，怎么就会发出这悦耳的音

乐，他怎么能一口气吹那么长时间 ?你看那七叔，双手扶住葫芦笙，

十个指头灵巧地抖动着，身子弯得像只大对虾，头几乎夹到了两腿间。

屁股撅得老高，身子一晃一晃的。吹着跳着。人们手拉手紧跟在后边，

陶醉在音乐的旋律里，陶醉在舞蹈的节奏中。文彪看得入了迷。  

“哎哟。 ”不知谁踩了文彪一脚。  

眼前，一只金色的蝴蝶一闪，一个姑娘睁大惊恐的眼睛看着他：

“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故意的，不小心踩了你的脚，请原谅，请原

谅。 ”边说边往后退，好像怕文彪扑过来一口吞下她似的。见姑娘吓

成这样，文彪忍住痛和蔼地说： “不怕，只轻轻的一下。 ”  

姑娘那双美丽的大眼、那惊恐的神态、那蝴蝶形的发夹，给文彪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彪目光不由自主地跟着她。  

姑娘一直没有跳舞，她站在一旁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跳舞的人。  

文彪很奇怪，便走了过去。  

“小姑娘，怎么不进去跳 ?”  

姑娘吓了一跳，抬起头，见是刚才被踩了脚的小伙子，脸上腾起

了一片红云。  

“我……我……”姑娘支吾了半天也没支吾出个所以然来。  

“来，我领你去跳。 ”文彪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拉着姑娘就往舞圈

里挤。好像是杨志刚，在背后拉了一下他的衣角，他也顾不得了。  

“不，我不跳，不能跳……”姑娘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什么用力往

回拽着。  

文彪不管三七二十一，紧紧地夹着姑娘的胳膊，把她拖进舞圈，

学着前边的人跳了起来。  

起初，姑娘的脚步慌乱而没有章法，文彪也很少跳过这种舞，笨

手笨脚的，跳得很别扭，两人不是你踩了我的脚，就是我撞了你的腰。

但是过不多久，姑娘镇定了下来认真地跳着，她的动作是那么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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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轻盈，出脚，抬头、弯腰、转身、甩手就像合着自然的旋律，文

彪也被感染了，被陶醉了。  

文彪拉着姑娘进舞圈，在观众中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人们低声

地议论着，好奇地盯着他俩。慢慢地，骚动传染到了舞圈内，先是最

靠近姑娘的人发觉了，好像进来跳舞的是个麻风病人似的，纷纷退下

场去，后来，一直波及到排头和排尾。舞圈内，只剩下他俩了。这些

变化，他俩一点也没有觉察到，仍然一股劲地跳着……跳着……直到

七叔累了，嗨一声打住，他俩才余兴未尽地停下来。  

跳出了一身汗，文彪从衣袋里掏出手帕， “啪 ”一声，笔记本掉在

地上，从本子里飞出一张相片。姑娘弯腰拾起笔记本和相片，拍拍灰

还给文彪。文彪连忙把笔记本和相片装进上衣口袋，忙不迭地解释：

“一个同学 !一个同学。 ”  

这时，姑娘发现了场上尴尬的气氛，抱着头冲出了人圈。  

回来的路上，杨志刚告诉文彪： “你闯祸了。 ”  

“怎么了 ?”  

“你知道同你一道跳舞的姑娘是什么人吗？ ”  

“一个姑娘嘛，能是什么人 ?”  

“你也真是，太书生气了，她是地主 !叫木秀兰。 ”  

“地主 ?她家庭成分是地主 ?怎么一点也不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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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公社来人通知，要文彪到公社去，工作组组长张文

贵要找他谈话。  

从鲁纳窝到公社，沿着山脚往南走五里地就到了。前脚刚跨进屋，

就听见张组长的吼声：“你呀你，糊涂到这种地步，下去一天就惹祸！”  

文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左手摸着头看着组长。  

组长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半截香烟指住文彪： “怎么能这样，一

个四清工作队员，与地主姑娘跳舞，成什么体统！ ”  

“噢，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呢。 ”文彪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坐到

墙边的凳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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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觉得不怎么样 ?你是什么人 ?四清工作队的队员，共青团员。

四清是搞什么的 ?就是帮助农村分清阶级阵线，你倒好，工作还没干

一件，就与地主搅到一块去了，像什么话。你知道农村的阶级斗争有

多激烈吗，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同志，要站稳阶级立场。给你说过

多少次，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分析一切，你忘到九

霄云外去了。要紧紧依靠贫下中农，打击地主富农的嚣张气焰。对地

主，我们只能讲专政，不能讲仁慈。 ”张组长滔滔不绝地说着，文彪

几次想解释都没有插上嘴。  

“你好好听着，想跳舞，爱热闹，一个年轻人，可以理解，二十

几岁的小伙子，要找对象，也不奇怪，但要找对人，要讲阶级，不能

胡来 !”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她家是地主，觉得一个人在一旁孤零

零的，没人理她，出于同情才同她跳的。  

“原来是这样，不了解情况，还情有可原，但要吸取教训哪。看

人不能光看外表，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随时都要绷得紧紧的。这里

的群众觉悟是高的，你看，昨晚，你才与地主姑娘跳舞，有个叫刘文

会的青年就摸黑跑来报告了。他是三代贫农，咱们依靠的骨干力量

哪。 ”  

“那姑娘又不是四类分子，跳个舞又没粘上，那些人也太大惊小

怪了。 ”  

“什么，还大惊小怪 ?她虽不是四类分子，但她是地主家的小姐，

吃过剥削饭，我们没收了她家的土地财产，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他

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他们会甘心吗 ?不会。同志，头脑

要清醒，千万不能麻木不仁哪。你知道，你父亲和我都是苦大仇深的

老贫农，旧社会受尽了地主的压榨。我俩从八岁起就给大地主卢脚八

放羊。一次，狼群袭击了我们的羊，我俩人小力薄，拼命与狼群搏斗，

被咬得遍体鳞伤。老地主不但不给我俩治疗，还狠狠地打了我俩一顿，

让我俩赔偿被狼咬死的羊。忍无可忍，当夜，我俩就杀了那狗娘养的

老地主，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跑到山上，过着野人般的日子。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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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来了，我们参加了游击队，才有今天的日子。你一定要继承父

辈的革命事业啊，孩子。 ”  

这个故事文彪不知听过多少遍，但今天听来倍觉亲切，他不住地

点着头。  

见他认真听的样子，组长口气缓和下来。  

“这也不能全怪你，是我考虑不周，交代不细，凡到一地，先要

作社会调查，摸清阶级底，说话办事才不会离谱。好了，别泄气，好

好干，用优异的成绩弥补自己的失误。 ”  

从公社出来，独自一人走在乡间的小道上，文彪的思想乱成一团

麻。一边是张伯伯的肺腑之言，一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的脸，他

怎么也无法把张伯伯讲的地主与这姑娘画等号，无法把自己头脑中那

恶狠狠的地主形象与这姑娘挂上钩。难道世界上有两种地主 ?不会，

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的地主一样毒，还得从自己灵魂深处找问题，

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了吧，多么可怕

呀，不下来还不知道，那次，机关党支部书记批评自己有小资产阶级

情调，还不服气哩。得好好锻炼锻炼了，首先，在头脑中把这姑娘与

地主的概念联系起来，以后对她狠一点，凶一点。  

玉潭的水流过村子，流到村外就变了样，水沟足有丈把宽、丈把

深，弯弯曲曲地躺在田坝里，有的地方，水沟绕了百把米，又转回到

离原地只有几米的地方，传说这是龙走过的道。每年，水上的冰还未

融尽，村民们就开始淘泥了。在河身弯曲最大的地方筑上一道坝，堵

住河水，让水沿新开的河道直接流下去，然后把湾里的水戽干，把沟

里的淤泥挖上岸，摊成一片，晒干后就是上好的肥料，可淘泥是一件

十分苦的活，特别是下到河里戽泥的男人，要把稀泥推进一个扁平的

木盆里，使劲往上甩，往往甩得一身泥，又脏又累又冷，干上一二十

分钟，就要换上岸来喝口酒，烤火取暖。纳西族的活路里，这一项算

是便宜了妇女，别的，上山砍柴，下田插秧，送肥挑粪都是女人干的，

但戽泥，女人是不下沟的，只站在岸边，把男人们从沟底甩上来的稀

泥摊薄。她们边说笑边干，轻松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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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刚见岸上的妇女们说说笑笑的悠闲劲，故意把泥巴甩得满天

飞。  

一个年轻媳妇骂道： “死鬼，吃多了，使那么大的憨力，甩到我

们身上了。 ”  

“喜欢你，才往你身上沾哩，还骂 ?”  

“喜欢我 ?你那蛮力气，母牛见了都害怕，我看，你这辈子就打光

棍算了。你说是不，二妞 ?”  

“你们开玩笑，怎么把我扯上了 ?”被称作二妞的姑娘脸刷一下红得

像个熟透了的柿子。  

“别愁，有你，我就不消打光棍了，这不。 ”又一摊稀泥飞上来，

几个逃不开的姑娘媳妇溅了一身。岸上沟里笑成了一片。  

说说笑笑，时间过得飞快。  

轮到第三批男人下沟了。这时，光腚捂着肚子直叫唤。  

“早不痛，晚不痛，到你下沟就痛了，懒鬼，又耍花招，看你下

不下。 ”杨志刚手一扬，脚一踢，甩了光腚一身泥。  

“我确实是肚子痛，不信，你跟我到茅厕，我拉给你看。 ”边说边

提着裤子钻进厕所。  

“去你的娘！ ”杨志刚冻得直哆嗦，顾不得与光腚纠缠，跑到火堆

边取暖去了。  

沟底的人少了，进度明显地慢了。队长急得大叫： “谁替光腚下

沟 ?”  

没人应。  

“谁替光腚下沟 ?”队长又喊了一声。  

“我去。 ”秀兰低声应了一句，拿起木盆爬下沟。  

“你……你……一个女人家，怎受得了 ?”  

“要下也得喝几口酒暖暖身呀。 ”队长赶紧拿出酒瓶。秀兰已下到

沟底，低头往上戽着稀泥。  

秀兰毕竟是女人，个小力单，人家男人只一下，就铲满了一盆泥，

她呢，只装了半盆，还得用手推；人家轻松地一扬，稀泥就飞上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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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她，要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把稀泥甩上去。干不了多久，手被冰

凌划破了，鲜血染红了木盆边。她咬紧牙关坚持着一下一下地往上甩。

干着干着，嘴皮发紫，上下牙一个劲地打着架。见这状况，快嘴四婶

大叫起来：“上来，快上来，你们男人都死光了 ?还不把姑娘推上来。”  

众人一起把秀兰推上岸。  

文彪看了看在冷风中发抖的秀兰，没吱声，  

火堆旁，沾满泥巴的男人渐渐烤暖和了，话也多起来。  

“六叔，冲个壳子解解闷。 ”几个小伙子怂恿着一个中年汉子。  

被称作六叔的人搓了搓手，把手烘在火边： “我年纪大了，冷得

连话都说不清楚，还冲什么壳子。 ”  

“烤了半天火，还冷 ?你别骗人。 ”  

“六叔，抽根烟，暖暖身子。 ”杨志刚把一根烟戳进六叔嘴里，拿

起一根柴棍给他点上火。  

“好吧，凭这根春耕烟也得讲一个，但讲什么呢 ?”  

“什么都行。 ”  

“那就讲个真实的事吧。 ”六叔吐着烟圈慢慢地讲起来。  

“有个大学生，就是布多罗木医生的老大，你们该都听说过了吧，

考上了大学，成了布多罗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但你说怪不怪，他大学

毕了业，有知识有文化，可偏心眼爱上了个同村的一个姑娘。家里逼

他与一个城里姑娘结婚，他不听，那城里姑娘长得可漂亮了，瓜子脸，

柳叶眉，细细的腰，高高的胸，脸皮嫩得好像要滴出水似的。他不从，

母亲就以死相威胁，无奈只得答应。婚期定在腊月初八。一切准备就

绪了，新房收拾好了，猪杀了，羊宰了，客也请了，只等腊八一到，

就举行婚礼。可是，腊月初七晚上，小伙子也像老辈人一样，约着相

爱的姑娘上了山。他俩用绳子捆在一起跳进湍急的金沙江，被水冲到

岸上，没死成。去上吊，脖子套好绳圈，往下跳，绳子断了，又没死

成。两人只得去跳岩，一跳，都挂在山腰一棵树上。跳江，水不留；

上吊，绳不容；跳岩，岩不要，折腾了一夜都死不成，他俩感到天命

不该死，走，回去，看他们怎么办。正在客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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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哭得喊天叫地，打算把红事办成白事之际，他俩回来了。家人也无

法，只得依他俩，就势举行了婚礼。现在，那姑娘跟着大学生到新疆

去了。 ”  

“放着白嫩嫩的城里姑娘不抱，要个盘地的，这人读书读糊涂了。”

不知啥时候又挤到火堆边的光腚涎着脸插道。  

“这姑娘真有福气，前世不知敲烂了多少木鱼！”另一个小伙子说。  

文彪也忍不住，叹了一句： “这人真有魄力，不愧是大学生。 ”  

收工了。队长看着两大桶从稀泥中捉来的泥鳅问文彪：这鱼是淘

泥的额外收入，照惯例是参加劳动的人分，现在怎么办 ?”  

“分给大家。 ”文彪毫不迟疑地回答。  

队长点了点人，很快分好了。  

“来拿鱼，辛苦了一天，拿回去煮碗鲜汤喝，明天攒劲干。 ”  

人们一个个拿上一小堆高高兴兴地走了。  

还剩下一堆。  

“谁的 ?谁还没拿鱼 ?”队长指着鱼高喊。  

“到口的肉，哪个不要，敢情是你分多了一份吧 ?干脆，我身体不

大好，让我拿去补补身子算了。 ”光腚弯下腰去拿，队长厌恶地用锄

头敲了敲光腚的手，不让他动。  

“我怎么会多数，四十三个人，我数了两遍，不会错，是哪个没

拿。 ”  

3 

文彪和秀兰虽然天天见面，但自舞场相识后，没说过一句话。文

彪遇到秀兰，就把眼光调开，心里低声说着： “她是地主婆，她是地

主婆。 ”秀兰也在回避他，能让得开的地方老远就让开，确实让不开

了，便低着头匆匆走过。  

几个月过去了，工作还顺利，日子也过得稳当。  

火把节这天，队上放假，群众上坟的上坟，修整墓地的修整墓地。

文彪闲着无事，拿出冷落了多时的速写本，向外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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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间，来到了金沙江边。江上横架着一根钢索。这钢索是

搞什么用的？好奇心驱使他细细地研究起来。这时，对岸有个人，用

根绳子把自己一捆，挂在钢索上，双脚往岸边一蹬，哧一声向这边飞

来，刚到岸边，他脚往前一伸，落在地上，轻轻一下就过了江，噢，

原来是交通工具，用来代替桥梁的。文彪从小在城里，第一次见到过

溜，他十分佩服发明这溜索的人的聪明，佩服过溜人的勇敢。我也是

条纳西汉子，人家能过，为什么我不能过 ?他想试试。于是，他学着

刚才那人的样子，把自己捆牢实，然后把绳子搭在一个木制的溜板上，

把身体悬空，双脚用力一蹬，哧一声响，只觉得风在耳边呼呼地吹，

对面的山在急速扩大，扩大……不一会儿，嘭一声撞在对岸的木桩上。 

“原来，这么简单。 ”他就在大江上空飞过来飞过去地玩起来。  

最后一次，他捆好绳子向对岸飞去。可刚飞到江中，意外的事发

生了，只听咔嚓一声，溜板碎了，布带直接挂在粗糙的钢索上，一下

磨破了大半。他被一小根布带悬空吊在大江上空，进不得，退不得，

细细的一点布带，随时有断的危险。文彪抬头看看天，天是那么高远；

低头望望地，地是那么的深，浑浊的江水在底下翻腾着，咆哮着；扭

头看看前后，两边隔得那么远，好像相距十万八千里。这时，他才深

深地感到大自然的伟大、人类的渺小、生命的脆弱，一个活生生的生

命，系在一根指头那么宽的布带上，像只小蚂蚁，悬在空中，上不沾

天，下不着地。完了，完了，二十三年的历程，该画个句号了。生命

的征程会这么短，而且死在这种情况下，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

有的是理想，有的是抱负。可现在，一切都完了，完了。宏大的理想，

完了；美好的梦；完了，亲爱的艳芳；完了，慈祥的父母……他痛苦

地闭上眼睛……  

火把节放假，别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去上坟，秀兰不敢，给地主祖

宗上坟，不就是向贫下中农示威吗 ?刚好，下水道堵塞了，该修一修，

不然雨天一到，院子就会变成池塘。她起了个大早，和母亲一起修下

水道。秀兰累了，直起腰，突然，她发现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光腚不

知什么时候来的，站在一旁，一双三角眼直勾勾地盯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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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兰扭头迈进门槛。  

“地主婆，听着，晚上我们要组织民兵学习学习，你今天上山，

砍一背明子来。 ”光腚转过身，厉声吼道。  

“是，我去。 ”  

砍明子，需到金沙江对面的大山上去，路远难走，母亲身体不好，

怎么能去。吃过饭，秀兰背上篮子，扛起斧头上路了。  

她边走边想心思，如果自己不是出生在地主家庭那该多好哇，愿

跳舞就跳舞，愿爱谁就爱谁。她觉得自己命太苦了，每时每刻都要小

心谨慎，不敢乱说乱动。本来十分喜爱唱歌跳舞，但唱歌不敢唱出声

来，只有在远离村子的大山上才敢唱上几句；跳舞，自己一上场，人

家就像躲瘟疫一样躲开了。她是个十分要强的姑娘，多少次，她想痛

哭一场，但在人前她都咬紧牙忍住了，晚上，躺在床上眼泪哗哗直淌。

命运啊 !你怎么这么不公平，生下来就注定了要受煎熬。特别是那晚

舞会后，她不平静的心田又被激起了层层波浪。是啊，多少年来，除

了母亲能给她点同情外，谁也不了解自己内心的痛苦。可那晚，工作

同志却看出了自己的心思，在众人面前与自己跳舞。这是平生第一次

尽情地跳啊，她激动得身子都发抖了。自那一刻起，她便爱上了那人。

可是，她知道他因为与自己跳舞受到批评后，心里十分不安。是啊，

她欠下了那人一笔难还清的债，她随时谴责着自己。她心里十分明白，

如果公开爱他，只会害了他，只好心里暗暗地爱着，表面上一点也不

露出来，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看破，也不能让他知道，不然他会难过的。

够了，能与自己心爱的人跳一场舞，能在一个村子里生活，常看到他

那健壮的身子，听到他那浑厚的嗓音，够了，不能再有比这更高的要

求了。因此，多少天来，她一直观察着他，回避着他。  

已到了金沙江边。和煦的阳光普照着江面，大江就像一张披满金

色鳞片的巨大鱼皮铺在眼前，春风轻轻抚摸着江面，多么美妙的景象

啊，秀兰想哼几句歌，但又怕人听见，便抬起头四下张望，江中有个

黑点，有人在过溜，不过隔得很远，不会听见的，她便轻声唱起来： 

“阿丽丽——阿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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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畏——丽丽呀个花花生，花花生，  

花花生——花花生，阿畏丽丽呀个花花生……”  

江边洒下了一串美丽的歌。唱一节，她又四下张望张望。后来，

目光在溜索上凝住了。怎么搞的，黑点还在江中？  

再仔细一瞧，那黑点一直没动。 “不好，一定是出事了。 ”她向前

飞跑而去。跑到溜索口，发现果然有一个人吊在江中。她毫不迟疑，

拿出溜具，麻利地捆好，沿着溜索向前攀去。这是一条西高东低的陡

溜，从东向西，就得一点一点往上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力

气。手抓在粗糙的钢索上，划破了一道道血口，殷红的鲜血直流。但

她顾不了这么多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人要紧，快，快，时间就

是生命。她一截一截地攀爬着，一米、两米……十米……二十米……

五十米……终于爬到了遇险者身边。  

啊！是工作同志，她浑身一阵颤栗：天意啊天意，让我来还情！

为了工作同志的安全，她用嘴咬住溜索，控制住自己的身体，然后用

双脚夹住文彪，左手把文彪紧紧抱在自己胸前，右手用绳子把文彪与

自己牢牢地捆在一起。她感觉到了文彪的心跳，那心跳是那么清晰、

那么有力，就像重锤敲在胸口，文彪呼出的热气直喷到她的脸上，是

那么温馨、那么醇香，就像喝了杯美酒。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个异

性接触，而且贴得这么紧。她幸福得几乎晕了过去。这样，她梦幻般

地把文彪带到了岸边。  

到岸了，她舍不得结束眼前这状况，她闭上眼，体味着，沉醉着。

过了好一会儿，她无可奈何地睁开眼，看了看那长满毛刷般短胡的大

脸，心摇神荡。她多么希望这时爆发一场大山火，发生一场大地震，

把她和他就这样埋在地底下，永远永远不分离。不知哪来的胆量，她

趁势在那脸上使劲吻了吻，然后梦醒了似的，解开绳子，把处于昏迷

状态的文彪抬到岸边草地上一放，头也不回地走了。  

文彪躺在绿茸茸的草地上，毫无知觉。慢慢地，他感到手上有点

痛，想动一动，动不了，使劲挣扎，也不行，他只好默默地忍受着。

再过了一会儿，他又一使力，眼睛睁开了。眼前红、橙、黄、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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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紫，一圈一圈在发亮，在扩张。慢慢地看清了，那是蓝天，那是

挂在天上的太阳，那是飘动着的云团，那是玉龙山的雪峰。 “我怎么

会这样躺着 ?这是哪里？ ”他苦苦思索着。想起来了，似是似非地想起

来了，好像自己在画画，后来又在过溜，啊，对了，在江中出了问题，

吊在溜索上。怎么又躺在地上 ?太阳明晃晃地照耀着大地，手上爬满

了蚂蚁，一只不知名的小鸟在头顶的树枝上跳来跳去……他迷迷糊糊

感到有人在动他，肯定是有人救了自己。他一下坐了起来。谁 ?是谁

救了自己 ?四周空旷无人，除了奔流的江水外再也没有别的声音。朦

朦胧胧的山上东一缕西一缕升着青烟，那是上坟的纳西人燃起的香火。

他又看了看自己的身上，衣服东一处西一处沾满了血迹。溜索上也有

褐红色的血痕。一低头，发现胸口纽扣上挂着一只蝴蝶，拿下一看，

是一个用竹子削制的发卡。是秀兰的！在舞场上的那一眼留下的印象

太深了，一点不错，是秀兰的，做得多精巧、多美丽，就像一只张翅

欲飞的蝴蝶。他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肯定是秀兰救了我。  

秀兰呀秀兰，你怎么偏偏出生在地主家庭，你救了我，让我谢一

声都难。他看了看身上的血，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去谢谢她，谢谢自

己的救命恩人，管她是地主还是天主。  

秀兰家在村口，小小的一栋草房，用木杆围起的小院，收拾得干

干净净，农具是农具，饲料是饲料，柴火是柴火，每样东西都摆在最

适当的地方，既方便又整洁美观，文彪暗暗赞赏着。  

“秀兰在家吗 ?”  

“啊！工作同志，在，在 !我们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接受改造，

改造！ ”一个老太婆弯腰驼背，战战兢兢地走出来，见是文彪，吓得

直哆嗦。  

“大妈，别怕，我是来感谢秀兰的。 ”边说边往屋里走。  

秀兰用包着布片的手拦住门： “工作同志，有什么事，要批斗吗 ?

我马上就去。 ”  

“哪里，哪里，我是来谢你的。 ”  

“谢我？谢我什么？ ”秀兰一改平时的温顺劲，横眉怒目对着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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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在溜索上救了我。 ”  

“没有的事，救你的不是我。 ”  

“看你手上的伤，肯定是你。 ”  

“不是，我是上山砍明子负的伤。 ”  

“你的发卡。 ”文彪拿出发夹。秀兰怔了怔，但很快咬咬嘴皮镇定

下来。  

“发卡人人有，不是批斗我，那就请你走吧 !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

请。 ”  

话音刚落，乒一声把门关上了，文彪被关门外。  

“死丫头，发什么瘟，怎么能这样对待工作同志 !工作同志，对不

起，对不起，请别生气。 ”老太婆声嘶力竭地号叫着。  

救了人不承认，对人又这样凶，文彪百思不得其解，呆呆地在门

口站了好长时间。  

4 

玉龙山的秋天是美丽的，同时也是富饶的，漫山遍野的野核桃熟

了，一嘟噜一嘟噜的油果黑得发亮，花椒在树上红得耀眼。同往年一

样，季节一到，全村七八十个劳力一窝蜂撒向了茫茫林海。森林里，

热闹极了。  

太阳刚偏向西天，人们三五成群地回来了。看着送回粮场来的那

点点果子，队长气得直骂：“懒鬼，躲在树林里睡觉去了 ?干私活力气

倒不小。 ”  

光腚等一伙年轻人玩得更痛快了，他们在树林里打扑克，拱猪，

越拱越有劲，甩得入了迷，直到太阳下山才发觉时辰已过，慌忙抓了

几把油果就回来了。  

“怎么搞的，你们几个小伙子，喜鹊吃食都比这多，是不是在树

林里打扑克去了？ ”  

“队长大人，你别诬赖好人，我们攒劲干着哪，只是今年油果结

得不多，收不到多少，你看，别人也没收多少哇。 ”光腚油腔滑调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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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们还耍赖，花脸都没洗干净，扑克牌都甩烂了吧 ?”队长趁光

腚不备，往身上一摸，一副半新不旧的扑克哗地掉在地上，“还没打 ?

你们这伙混工分的，还是让扑克给你们记分去吧。 ”  

“扣工分 ?扣就扣，一个工分三分钱，稀罕，走，回家去，饭后接

着打。 ”  

光腚把衣服甩在肩上，大大咧咧地走了。  

“哼，这些人，真没办法。 ”队长使劲一跺脚，抱着头蹲在地上。  

一直蹲在一边看着这一切的杨老爹干咳一声，把烟杆从嘴里拿下

来，在鞋帮上磕一磕，卷上烟袋，装进小肚上吊着的三角袋内，慢条

斯理地说： “我说，光生气没用，像这样干法，节令不饶人，油果都

要烂在地上了。我说，干脆，分任务到人算了。 ”  

“能行吗 ?”队长疑惑地问。  

“怎么不行，我说，整劳力每天交三十斤，半劳力交十五斤，剩

下的归自己，这样集体个人都不吃亏。 ”  

“我不是说的这个意思，我是问这样干政策允许吗 ?”  

“允许不允许，我说对集体对生产有利就允许。 ”  

“工作同志，请你拿个主见吧。 ”队长把脸转向文彪。  

“干，有事我顶着！ ”文彪想了想，表了态。  

这一招果然灵。全村男女老少天一亮就争先恐后地上了山，大箩

小筐往回背。五天下来，各种山果都收得干干净净。集体比去年足足

多收了一倍，各家各户也收了不少，连懒得出名的光腚除完成任务外，

也收了百把斤山果。  

可是，为这，文彪又一次挨了工作组长的骂，而且还让他写检讨。  

这天，他闷在家里写检讨。可笔老是不听使唤，写了几句，不行，

撕了，又写，又不行，又撕，这样写写撕撕，撕撕写写，信纸丢了一

地，检讨还是没写好。干脆，不写了，他歪在被子上，拿出一个小瓷

娃娃观赏。这瓷娃娃刚好有指头那么大，短短胖胖的，酷像秀兰，他

是前不久进城发现后买的，一有空就拿出来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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